布鲁姆关于“综合学习”的论述

综合是用各种要素和各个局部构成一个整体。这涉及到把部分、局部和要素等起作用的过程安置和结合起来，以此组成过去没有清楚呈现的式样或结构。—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16页。

    综合，作为趋异(发散)思维的一种形式，体现了教育的一种最终成果。学生不再向教师展示他们已经掌握的、特殊的知识以及所发展的技能和能力；他们现在提出自己的想法、计划和成品。因而，综合是教育的一种终极目标，因为他表明个人在凭自身的能力成为学者或艺术家。     —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17页。

    教育之所以把综合看作是重要的，还因为它总伴随着创造者的自豪、他们对创造能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在创造一些独特事物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流感，特别是当学生们感到他们是用属于自己的想法和资料做了恰当工作时，更是如此。

                   —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17页。

    学生越早有机会独立进行综合，他们就越早感到，学校对于他们以及他们将来在更广阔社会中的生活帮了大忙。

                   —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17页。
    显然，对学生来说问题或任务必须是新的，否则其成果可能是一个记住了的综合结果，而不是学生所创造的新的成果。如果学生在接触问题和任务时，要赋之以他们自己的想法、感情、经历，似乎就必须有更多的自由。尽管共同的任务和问题可以交给一个团体，但对问题的重新定义，以及每个学生所用的方法，可以是完全独特的。学生也可能提出他自己的综合任务或问题。

    提出的问题没有必要是所涉及范围内的新的和首创性的问题— 只要对学生来说是新的就行。综合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必要是该范围内新的发展、创造或发现，只要对学生来说是一种独特进展即可。

                   —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18页。
    为综合目标努力的教师已不再是教书匠。他们更象是辅导者、指导者或与徒弟一起工作的师傅。教师也可以成为读者或评论家，他们想要的，就是独特的作品。教师对这样的产物的判断，最好不是及格— 不及格或一系列分数，而是象大多数形成性判断那样，它们致力于帮助学生发现他们工作的适宜部分，以及可能改进或增强的部分。关键是任何综合都不是真正完美的，但每个综合都展开了对未来产物和综合的一系列展望。这要求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从“教书匠— 学生”变为“师傅— 徒弟”的关系— 它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个要求很高而难度极大的新关系。

                   — 摘自布鲁姆《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第420页。
